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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部

第 一 章

那条漫长的越过茫茫荒野直达高山密林的大道———最先是

谁将它踩出来的？人，一个首先来到这里的男人。在他来之前

这里本没有路。后来，某些兽类跟随这一路浅浅的脚印越过沼

泽荒原，将原有的足迹加深了。再后来，某些寻到这一踪迹的

拉普人又沿着那条路在一块又一块的草地上放养驯鹿。于是就

这样，那条从原本是无主山林和无人地带的阿尔曼宁大荒原上

穿过的大路形成了。

这个朝正北方向行进的男人走过来了。他背上背着一只麻

布袋，里面装着几件工具和些许干粮。这是一个长着坚硬的赤

色胡须的粗壮汉子，脸上手上都布有细小的疤痕———旧伤留下

的痕迹。他为什么会受伤？是干苦活，还是和人决斗？他可能

才坐过牢，正在找一个藏身的地方，也可能是一位寻求清静的

哲人。但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反正是个男人，他在莽莽荒野里走

过来了，他虫禹虫禹地在禽兽俱寂的穷荒中独行，偶尔自言自语地

说一声“哎呀———好吧⋯⋯”逢到一块较可人意的所在出现在

荒野中，比方说林中深处出现了一块空地的时候，他就放下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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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袋去进行踏勘，过会儿后他又回来，再背上麻布袋，又一步

一步向前走去。就这样，看日影计时间，他整整走了一天。暮

色四合，他才倒身在石楠丛中，枕着手臂歇息。

歇息了几个钟头后，他又动身上路， “哎呀，好吧

⋯⋯”———看日影计时间，继续向北行走，吃一些山羊奶干酪

和几块大麦饼，在溪边喝几口水，他又继续向北走。这一天里

他仍是走走停停，因为老林中可任意的进行勘探的地方很多。

他在寻求什么呢？一片土地，一个地方？可能是一位从老垦区

来的移民吧。他机警地四处观察，有时还爬到山顶上眺望。夕

阳再次西坠。

他顺着一处峡谷的西边前进，这里林木众多，松树、云杉

之间夹杂着许多枝繁叶茂的大树，脚下则是遍地青草。这样走

了几个钟头，已是暮色苍茫了，但是忽然他隐约听到了潺潺的

流水声，他像听到一个活人声音般振奋起来。他爬上小山坡，

只见峡谷的一半已隐入黑暗之中，只有南面前方还可以见到天

色。他躺了下来休息。

第二天清晨，映入他眼帘中的是一片山林和草原。他向下

走去，下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坡，隐约可以看到遥远的下方

有一条小溪，一只兔子一跃而过。他点点头，仿佛在表示赞赏

———小溪不宽，兔子一跳就可以过去。一只伏在窠边的白松

鸡，怒嘶一声从他脚下飞起，他又点点头———可以猎到兽皮和

禽羽的好地方。地面上长满了越桔、石楠、云莓，还有极小的

蕨类植物，七角星花在白珠树上绽开着。他不时停下脚步，用

铁具翻土，发现土质松软，是上千年来的枯叶朽根培育出来的

沃土。他又点点头，表示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块可以居留的

地方：是的，他要在这里居留下去。接连两天他白天踏勘周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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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带，晚上回到山腰过夜。夜里他睡在悬岩下面的松枝铺上，

觉得就已经是住在家里。

他任务中最艰巨的部分就是在这块除他自己以外别无人烟

的荒野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。今后他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

工作。他马上就动手，趁树叶还在树上的时候，把远处林中的

白桦树皮一一剥下，然后把它们晒干压平。当它们被积累成重

重一捆时，他便将它背到数英里外的村上作建筑材料卖。然后

他又回到山腰，带来一袋又一袋的工具、食物、猪肉和面粉，

一把铲子，一口烧饭锅———一趟趟地沿着他来时走过的路来

回，每次都背负重荷。他天生善于负重，在森林中又是位伐木

能手———哦，看来他就是热爱他的职业：不怕肩负重担，不怕

长途跋涉，仿佛一日他肩上没有负担，他就会感到痛苦，就会

感到生命没有意义。

一天，除了背负重担以外，还用皮带牵来了三头山羊。他

为这几头羊洋洋得意，他殷勤地照看它们，仿佛它们就是有角

的牛。半路上一个流浪的拉普人，给他碰到的第一个陌生人。

一看到他的山羊，这人便知道他打算在此长住，便跟他搭讪。

“你打算在这里长住下去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男人说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艾萨克。你知道有什么娘们肯来帮我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不过我会跟所有碰到的人打听。”

“好，请帮忙。就说我这里有牲口，没人照管。”

拉普人继续上路。艾萨克———好，一定得替他问问。山腰

上的男人不会是逃犯，他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了。怎么会是逃

犯呢？如果是，早就该被捕归案了。不过是个工人罢了，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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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个肯苦干的工人。他已经动手为山羊把冬天的饲料割了下

来，清除了地面，搬运了石头，翻了一畦的土，砌好了一堵石

墙。到秋天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盖了一座结实、牢固而又暖和

的草房，狂风吹不倒它，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能烧毁它。这里是

个家，他可以走进去，关上门，在那里待着。他可以朝门外的

石板上一站，遇到过往行人，便成为当之无愧的房子主人。草

房里有两个房间，一头是自己的住处，另一头是牲口的居处。

最最里面，靠石墙的地方，是储藏草料的顶棚，什么东西都在

那儿放着。

一次，又有两个过路的拉普人来了，他们是父子俩。他们

双手摁着他们长长的行杖站在那里歇脚，打量着场地和草房，

还注意到山腰上有山羊的颈铃声传来。

“你好，”拉普人说，“这可是上等人住的地方呀。”拉普人

开口奉承说。

“你们知道附近可有女人肯来相帮我么？”艾萨克说，这件

事情总是在他心里挂着。

“相帮你的女人么？没有。不过我们可以给你带信。”

“啊，那就麻烦你们啦。就说我这里有点地，有座房子，

还有几头山羊，但是没有女人帮忙。”

哦，每次他背着成捆的树皮下村去卖的时候，总是在物色

一个相帮做事的女人，但就是找不到。有时会有一个老姑娘或

者一个寡妇朝他看看，但不管她们是怎么一个想法，却没有一

个敢自告奋勇。艾萨克说不出来这是为了什么缘故。说不出缘

故么？谁愿意跑到那么多英里之外的荒野中和一个男人同住并

帮他做事啊。从那里到最近的邻人家走一趟也得整整一天哩。

而男人本身，其貌不扬，举止又不讨人喜欢，差得太远了！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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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他说起话来不是一副两眼望天的男高音，而是瓮声瓮气的，

有时候就象是一头野兽发出来的声音。

好吧，他就只好一个人独当一面地干喽。

冬天，他做成许多大木盆拿到村里卖掉，然后背着一袋又

一袋的工具和食物踏着积雪回来。那些日子他被一副担子束缚

住了，真够艰苦。家里的山羊没人照管，他就不可能太久出

外。他怎么办？客观需要使他变得足智多谋，本来他的头脑就

不笨，而且过去不是没有用过，于是他竭力将脑筋开动起来使

它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。他最先用的方法是在自己动身之前

把山羊放出去，让它们在林中的野草丛中吃个饱。后来又有另

外一个办法给他想出来了。他在河边高高挂起一只大水桶，让

水一滴一滴地滴到桶里，十四个小时后当滴水漫到桶口时，重

量相当，桶就会自己落下来，从而拉动一条连接着储草料顶棚

的线索，将活门开启，让三捆饲料滚了出来———从而将山羊喂

饱。

这就是他的方法。

聪明办法，没准是来自上帝的灵感吧。除了自己外，这个

男人没有一个帮他的人。这个办法帮他熬到了秋末，之后，第

一场大雪就落了下来，接着下了一场雨，然后再下雪，并且下

个没完没了。他的机械装置出了毛病，水桶积满了从上面来的

天水，因而活门被提前打开了。他装了一只盖子在桶上，一切

又顺利进行了一个时期。然后冬季来临，水滴成冰，结果机械

装置完全停顿。

山羊必须向主人看齐———没有也要对付下去。

艰难的日子啊———这男人需要帮手，可是找不到，但是还

是给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。他不断地在家里干这干那：他在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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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里开了一扇窗，装着两块真正的玻璃，那可是他生命中最奇

妙也最光明的一天啊。可以不用升火来照明了，他可以坐在室

内借着日光来做木盆了。日子光明了，日子好过了⋯⋯嘿！

他从来都不看书，但他常常想到上帝，这种来自敬畏与无

知的感情是极其自然的。枝头的阵风，天上的繁星，一望无垠

的白雪和满目的荒凉，地球发出的与感到的威力，一天里总会

有许多次极为严肃地袭上他的心头。他是罪人而且敬畏上帝。

出于对圣日的崇敬，每逢星期日他总要沐浴净身，但所做的工

作却不比平时少。

春天到来了，他把他的那块地犁好，种下了土豆。他的牲

口繁殖起来了：两头母山羊各产了一对仔，这样一来家里的山

羊总数就达到了七头之多。他为它们造了一间更大的遮棚，准

备它们再添丁进口，还在那儿也装了两块玻璃。对呀，现在各

个方面都更加辉煌更加明亮了。

最后终于他所需要的女助手来了。她先在对面山腰来回踟

蹰了好半天，然后才敢大胆的靠拢过来，直到傍晚时分她才敢

走下来。最后她来了———一个身高体大、粗壮丰满，有着棕色

眼睛的姑娘，一双手粗厚有力，脚上象拉普人一样穿着一双粗

革厚底皮鞋，肩上还挎了一只小牛革的皮包。年纪已经说不上

小了，说得客气点，三十岁左右。

其实没什么可怕的，但她才跟他打了声招呼，便急急地

说：“我要翻过山去，碰巧从这里路过。”

“噢，”男人说。她说话含糊不清，他几乎没听明白，而

且，她总是把头歪向一边。

“是的，”她说，“我走了很长的路才到的这里。”

“噢，是这么回事，”男人说，“你说你要翻过山去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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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有亲戚在山那边。”

“呃，原来你有亲戚在那边。你叫什么？”

“英格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艾萨克。”

“艾萨克么？嗯。你就是独自一个人在这儿住的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人住在这里。”

“不坏嘛！”她讨好地说道。

对于分析事物他如今已经比过去精明了，一眼他就看出她

是专程为那件事而来的。为了上这里来，两天前她就动了身。

没准他要请女助手的消息她听到了。

“进去歇歇吧。”他说。

他们走进草房，喝了些他的羊奶，吃了些她带来的食物，

他们又煮了她盛在囊里带来的咖啡。他们安闲地坐着喝咖啡，

一直喝到该上床睡觉的时分。夜里，他要求和她同房，她同意

了。

次日早晨她没有走。那一整天她都没走，而是里里外外地

在屋子里忙活着：挤羊奶，用细砂把锅子什么的擦得干干净

净。她根本就没有走的意思。她名叫英格尔，他名叫艾萨克。

这个孤单的男人如今过起了另外一种生活。的确，由于兔

唇的缘故，他的这位妻子，语音含糊不清，而且脸老是歪在一

边，但那没有关系。要不是嘴唇有缺陷，她根本就不会上他这

儿来，他还得感谢上天让她天生是个豁嘴。再说，他本人也不

漂亮。艾萨克就象是从坼裂了的窗玻璃望出去的人一样，一嘴

的硬胡子。加上一副粗健的身坯，看上去严厉粗暴。他的长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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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温和，就像个随时可以挣脱出来的巴拉巴似的。英格尔自

己没逃走倒是件怪事。

她没有逃走。每当他出外回家时，英格尔总在草房里。这

女人和草房变成了二位一体。

他得多喂一张嘴，但那不算损失。现在他比较自由了，在

家出外都可以随便。而且有许多外面的事情得要他来过问。那

里有条河，看起来美丽动人，水深、流急，这是一条不可小看

的河，一定来自什么山里的大源头。他搞了一副钓具跑到河上

去探察，傍晚时被他带回到了家里一篮子的鲜鱼。对过去不常

吃到山珍海味的英格尔来说这简直是一件大事，一项奇迹！她

惊喜莫名地拍着手，叫道：“啊！你从哪儿⋯⋯”而且立刻她

就看出她的惊喜使他骄傲而又高兴，因为接着她又说了些这一

类的话———啊，她从未见过这样的好鱼，他是用什么办法把这

种鱼找到的！

在别的方面，英格尔也是神赐福物。或许她机智少些，头

脑笨些———但她却在亲戚家里养着两头产羔的母羊，并且她把

它们带来了。这简直是小屋求之不得的东西，家里的羊群又增

加了四头，提供羊毛的羊羔和绵羊都有了，家畜越来越多。它

们的繁殖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咋舌，简直是奇迹。英格尔还带来

了别的一些东西：衣裳。她自己的小玩意儿———一串美丽的玻

璃珠子，一面镜子，一架纺车，还有一具梳毛机。怎么，她要

是按这种速度搞下去，用不着多久她的东西就会塞得满房满屋

都是。现在这所有的物质财富转过来使艾萨克感到吃惊了，但

由于他天性沉默，而且语言迟钝，他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慢慢踱

到门外的石板上，看看天气，然后又慢慢踱回到屋里来。对，

他的的确确很走运！他感到自己越来越深陷到情网中来了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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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越来越被她吸引住了，或者不管它是怎么一回事。

“你不用带这么多东西来，”他说，“你用不了这许多。”

“我要是想拿，还有许多的东西可以拿。此外还有赛维尔

舅舅———你听说过他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怎么，他是个有钱人，还是县里的司库啊。”

聪明人往往会因爱情而变成傻子。艾萨克觉得自己必须干

出一些不一般的大事来，而且他做过了头。“我想跟你说的是：

你不用费事去锄土豆。夜里回家我自己会做的。”

他提起斧头朝树林里走去。

她听见他在树林的不远处砍伐树木，从树倒下来发出来的

响声中可以听得出他伐下的是大树。她凝神听了一会儿，然后

走到土豆田里锄起地来了。爱情往往又会使傻子变得聪明起

来。

傍晚时分，一根大树干被艾萨克用绳子拖回到家里来了。

口害，那天真单纯的艾萨克，为了要引逗她出来赞叹他的本事，

一路上他把树干弄得哗啦哗啦直响，而且又咳又哼。果不其

然：“怎么，你疯了，”一出来英格尔就说，“那是一个男人单

手干的活么？”他没出声，怎么也不肯说一句话。比一个单干

的男人多做些活有什么不得了的———微不足道。一根木头罢

了，嗬！“你打算拿它做什么用？”她问。

“哦，那再说吧。”他漫不在意地答道，仿佛没注意到她就

在旁边。

但是当他看到她到底还是去把土豆锄过了，他感到不高兴

了。那仿佛她也做了几乎和他一样多的工作，这可不对他的

劲。他把绳子从树干上解了下来，又带着它走了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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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怎么，你还没完工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他粗声粗气地答道。

接着一根和刚才相同的树干又被他拖回来了，只不过这一

次他既没有气粗的征象也没有声响，只是象头老牛似地把它拖

到草屋边并把它搁在了那里。

那年夏天里他砍下了许多的木材，并把它们运回了小屋。

·园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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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章

一天，英格尔往她的小牛皮皮包里装上食物。“我打算翻

山回娘家去一趟，看他们过得怎么样。”

“是吗？”艾萨克说。

“有些事情得跟他们谈谈。”

艾萨克没有马上就出去送她，而是等了好一阵子。当他终

于看上去毫不难过、毫不着急、也没有丝毫担心地踱出门外

时，英格尔已经越过树林的外沿走进了林子。正当她的身影即

将消失之际，他清了清嗓子，高喊道，“嗨！你大概会回来的

吧？”本来这句话他不想问，但⋯⋯

“回来？怎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当然要回来。”

“噢。”

于是他又成了孤单单地一人———啊，好吧⋯⋯！他精力充

沛，而且生性热爱劳动，要他无所事事地在家里呆着是不可能

的，他开始整理木材，先将挺拔的大树砍伐成段，再将它们切

锯成板。他整天都干这个活，然后他挤羊奶，最后上床。

小屋现在显得空洞而又凄凉，脚下的泥地和四壁泥墙弥漫

着深深的静寂，说不尽的孤独滋味。梳毛机和纺线车仍在原来

的地方，跟过去一样那串珠子被珍藏在一只屋顶下面的袋子

里。英格尔的体己东西一样也没带走。但是，无知得难以相信

的艾萨克，竟在亮堂堂的夏日之夜害怕起了黑暗，而且居然看

·员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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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憧憧的鬼影悄然从窗外经过。天还没亮，看天色约摸两点钟

的样子他就起身，为了免得再费时间烧饭，先饱餐了一顿足够

维持一天的薄粥。到了黄昏的时候已经有一块新土被他开垦出

来了，以扩大种土豆的面积。

他用斧子和铲子轮番工作了三天。第二天应该是英格尔回

来的日子，等她到家，用一盘鱼来招待她应属理所当然———但

是那条通到河边的直路刚好就是她来时的必经之路，那样看来

可能⋯⋯于是他翻山越岭，走了另外一条较远的他从未走过的

新路。这里的岩石是棕色和灰色的，还有小块小块的像铜或铅

那样重的石子散布在路上。那些分量重的石块里可能含有许多

金、银之类的东西吧———他对这些事，一无所知，而且也不把

它们放在心上。他来到水边，垂下钓饵，那天夜里上钩的鱼委

实不少。他带回了一篮鲜鱼，英格尔一见准会惊喜得双眼圆

睁！次日早晨他循着原路回去，在山里捡起几块沉重的小石

头。它们是棕色的，带着深蓝的点子，掂在手里，重得出奇。

英格尔还没有回来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。这已经是第四天

了。他像以前没有帮手独自一个人和羊生活时那样把羊奶挤

好，然后他就到附近一处石场去采运石头，把大堆大堆精心挑

选的大小石块采了回来，准备用来砌墙。他要忙的事情没完没

了。

到了第五天夜里，他略感恐惧地走进内屋休息———但是纺

线车、梳毛机和一串珠子都仍在原处。小屋内空洞凄凉，而且

寂然无声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得非常慢，终于他听到有脚步

声从屋外传了进来，但他对自己说，那不会是别的，只是幻

想。“咳呀，老天啊！”他悲切切地喃喃自语着。艾萨克可不是

个夸大其辞的人。沉重的脚步声又在屋外响了起来，而且没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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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便有一样东西从窗前闪了过去，一样活的东西，一样有双角

的东西。他跳了起来，一个箭步窜到门前，啊，奇怪！从不夸

大其辞的艾萨克也禁不住咕哝着：“是上帝还是魔鬼啊。”原来

他看到的是一头大母牛，英格尔刚刚和一头母牛闪进了棚子。

要不是他站在那里亲耳听到———英格尔正在棚内和母牛轻

声说话———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可是他就在那里站着。忽然

间无限地狐疑在心中涌起：一个精明的妻子，对，一个治家能

手———但是，到底———不对，那未免太过分了，而且只有这句

话才合适。一架梳毛机，一架纺车，即使那串珠子，也过分精

美，不知道来路是否正大光明。但一头大母牛，很可能是走失

在田野中或大路上而被她牵来的———它肯定很快就会被人发现

并被追回去的。

英格尔从棚中走了出来，得意地格格一笑。

“是我，我把我的母牛牵来了。”

艾萨克嗯了一声。

“就是它把我耽搁了这么久———牵着它翻山头我只好慢悠

悠地。”

“原来是你带来的牛？”他说。

“嗯，”她说，把一切准备都做好，要大干一场，发财致富

了，“你大概不信吧？”

艾萨克忧虑会有大祸临头，但他什么表示也没作，只是

说：“进屋来吃点东西吧。”

“你看到它了没有？是不是一头漂亮的母牛？”

“是的，是头好牛，”艾萨克说。然后他尽力装出一副若无

其事的神情问道，“你是从哪儿把它弄来的？”

“它叫金双角。你那儿造的那堵墙是做什么用的？你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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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命地死干活。嗨，现在去看看母牛，好不好？”

他们出去看了，艾萨克身上只穿着内衣裤，但那没有关

系。他们仔细观看了牛的周身上下，臀、肩、头、腿的各处，

把所有带有红白色斑纹的地方都记了下来，还观看了它站立的

姿势。

“你想它大概几岁了？”艾萨克谨慎地问。

“想什么？它就只差那么一点点是四岁。是我亲手把它养

大的。别人都说它是最可爱的从来都没见到过的小牛。不过你

想这儿会有足够的饲料么？”

艾萨克开始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不成问题了———这正是他求

之不得的。“饲料嘛，嗯，有的是，你只管放心。”

然后他们走进房子吃喝叙谈，共聚了一夜。他们醒着躺在

床上谈牛，谈这件大事。“它不是一条可爱的牛吗？它的第二

代就快要来了。它叫做金双角。艾萨克，你睡着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信不信，它还认识我哩，一见我就认识，象头羊羔似

地跟着我到处跑。昨天晚上我们在山里面睡了一阵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不过，这个夏天还是得把它拴住，要不然它会跑掉的。

牛总是牛嘛。”

“它过去在哪里？”艾萨克终于问了。

“跟养它的我们家里人在一起啊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它要

走，他们都非常舍不得。我把它牵走的时候，孩子们都哭了。”

这可能是她编造出来的丝丝入扣的鬼话么？不，这不可想

象。牛一定真的是她的。哈，有了这所房子，又有了这块田

地，他们成了小康之家了。有了这些无论什么人也都该感到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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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了。对，似乎他们所向往的一切都已经全部到手了。哦，那

个英格尔，他爱了她一番，她也爱还了他一番。他们是一对勤

俭夫妻。过着原始式的生活，一样也不缺。“我们睡吧！”他们

睡着了。早晨醒来又是新的一天，又得处理各种问题，又得照

料各种事务。不错，有劳动有欢乐，有坏运有好景，这就是人

生。

例如说，那些大栋梁———他应该设法把它们架搭起来么？

这件事情一直在他心里挂着，因此一到村里他就留心观察，而

且人家做的活他也看了，他认为自己也可以架搭成屋，为什么

不？再说，这是他的当务之急，必须完成它。他们不是有了一

处母牛饲养场，一处绵羊饲养场，还有现在已经很多将来还会

更多的山羊么？———单单那些牲口他们的小屋就拥挤不开了，

必须想办法。而且应该趁土豆还在开花，割草季节尚未到来之

前，把它一下子就做好才行。英格尔这时还可以在各处替替手

脚。

艾萨克半夜里醒了过来，只见因为长途跋涉英格尔仍睡得

很香，便起身走进牛棚。不要以为他会用阿谀奉承的一套去和

母牛谈心。没有，他只是客气地在它身上拍了几下，看会不会

碰巧发现有什么可以证明它是属于别人的印记或是标志。没有

标志，没有印记，艾萨克的心放下来了，他悄然离开了。

木料就在那里堆放着。他蹲下身，滚着木料，然后一根根

竖起，靠墙搭成一副屋框。大的屋框作为客房，小的一副———

就作为睡觉的卧室。那是能把人累得喘不过气来的重活，但他

一心扑在工作上，连时间都忘了。炊烟从小屋顶的洞孔里冒了

出来，英格尔走出来喊他吃早饭。

“你现在又在忙着什么呀？”英格尔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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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倒早啊！”艾萨克只说了这么一句。

嘿，看那满腹秘密的艾萨克多神气啊！可是，没准，她问

他问题，摸不透他的心思，并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好奇，会使

他感到高兴吧。吃了点东西，在屋内坐一会儿后，他又出去

了。他是在等候什么呢？

“嗯，”终于他站起身来道，“这样不行，今天不能鬼混了，

有活儿要干。”

“看来你是在建房子，”英格尔说，“是建什么呢？”

这个能够独力把屋架支起来的伟大男人，以一种赏脸的口

气回答道，“我猜你大概看得出来吧。”

“看得出来⋯⋯当然看得出来。”

“建房子———当然非建不可呀。看你就带回来了这么一头

大母牛———我想牛棚总该造一间吧？”

可怜的英格尔，她怎能及得上他，那个造物之主的艾萨

克，那样永恒地聪明啊。而且她这时候还不大了解他，也不大

了解他处理事情的方法。英格尔说：“我看你建的肯定不是一

间牛棚。”

“噢？”他道。

“你不会是那个意思吧？我———我以为你会先建一座房子

的。”

“他是么？”艾萨克说着，扮了一个鬼脸，就好像在说，他

这一点一辈子也没有想到过。

“对啊。把牲口放到小屋里去。”

艾萨克思索了片刻。“嗯，这说不定倒是最好的办法。”

“可不是，”英格尔得意洋洋地道，“你瞧，我到底还是有

点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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